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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早期佛教研究的文獻運用問題

一、前言：一個重要但難解的用語和境界

    「禪那」(jhana)在佛教的修行道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主要的修學法門中，都不可或缺。例如，五根、五力的「定根」和「定力」，八正道的「正定」，指的就是初禪到四禪等四種禪那；而整個「七覺支」，也是對「禪那」修學過程和方法的描述。

在四種禪那當中，尤以第四禪最值得注意。據經典記載，佛的覺悟就是依著第四禪，而逐次證得「宿住憶念智」(宿命智)、「有情死生智」(天眼智)、「漏盡智」，最後證得菩提，成就解脫。而佛般涅槃之時，也是從第四禪而入滅的。第四禪，似乎是人類(或所有生命)所能經驗的身心狀態中，極特殊、極微妙的一種。

    經典對第四禪有如下的定型化描述：

復次，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

    文中說到比丘息滅苦、樂兩種身受，以及先前已滅除喜、憂兩種心受，而達到「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的第四禪。「不苦不樂(受)」是息滅苦、樂、喜、憂之後的狀態，這是清楚的。但是，「捨念清淨」的意義為何？就顯得頗為費解。

    「捨念清淨」對應的巴利語作 “upekkha-sati-parisuddhi”，它是個複合詞，由捨(upekkha)、念(sati)、和清淨(parisuddhi)三個語詞構成。複合詞的特性是省略了表達語詞之間關係的「格位標記」(case mark)，於是就讓這個詞的意義變得十分模糊。早期印度語言(巴利語、梵語、犍陀羅語等)有一套解釋複合詞的方法，稱作「六離合釋」，但它只提供「語法上」的種種可能方案，不能得到唯一確切的解答。

根據語法，「捨‧念‧清淨」一語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可能讀法，例如，水野弘元在其著名的《巴利文法》中就列舉10種可能讀法：

      1. 捨與念及清淨

      2. 捨與念之清淨

      3. 捨與由念而有的清淨

      4. 捨與念二者之清淨

      5. 由捨與念而有的清淨

      6. 由捨而有的念之清淨

      7. 由捨而有的念和清淨

      8. 捨的念的清淨

      9. 捨之念與清淨

     10. 由捨之念而有的清淨

    如上所列這樣歧異而多樣的解讀可能，異發讓第四禪的境界顯得撲朔迷離，而難於索解！就筆者所知，當前東西方的原典翻譯者、研究者，乃至古代論師論書，對此語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讀方式。

既然這個用語，對於了解第四禪的內容是如此的關鍵而重要，以下將先從當前學界對此語的翻譯、研究，乃至古代論書的觀點進行考察，而後再嘗試從尼柯耶和阿含經的線索，重新思考這一用語的可能讀法和意義。

二、當前學界對「捨念清淨」一語的解讀

1. 當代諸譯本對此語的翻譯

1.1 早年PTS版的英譯

    (1) Rhys Davids (T. W. & C. A. F.)《長部》英譯：a state made pure by self-possession and equanimity (由念和捨而達到清淨的狀態)
；又作：a state of pure self-possession and equanimity (念和捨都清淨的狀態)
；又作：rapture of utter purity of mindfulness and equanimity (念和捨都完全清淨的至喜之境)
；又作：of very pure indifference and mental lucidity (捨和念都極清淨)。

(2) F. L. Woodward《相應部》英譯：utter purity of mindfulness reached by indifference (由捨而達到的念之完全清淨)
；又作：a state of perfect purity of balance and equanimity (捨完全清淨的狀態) 
。

(3) F. L. Woodward《增支部》英譯：a state of perfect purity of balance and equanimity (捨完全清淨的狀態) 
；又作：an equanimity of utter purity (捨完全清淨) 
；又作：which is utter purity of mindfulness, which comes of disinterestedness (來自於捨，念完全清淨) 
；又作：a state of utter purity of mindfulness and disinterestedness (念和捨都完全清淨的狀態)
。

(4) I. B. Horner《中部》英譯：which is entirely purified by equanimity and mindfulness (由捨和念而達到完全清淨)
。

1.2 近年BPS 和Wisdom出版的英譯

(1) Maurice Walshe《長部》英譯：which is purified by equanimity and mindfulness (由捨和念而達到清淨)
；又作：which is purified by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清淨)
。

(2) Bhikkhu Banamoli & Bhikkhu Bodhi《中部》英譯：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之清淨)
。

(3) Bhikkhu Bodhi《相應部》英譯：the purification of mindfulness by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之清淨)
。

(4) Nyanaponika Thera & Bhikkhu Bodhi《增支部》英譯：the purification of mindfulness by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之清淨)
。

1.3緬甸出版的英譯

    「緬甸藏經協會」(Burma Pitaka Association, BPA)出版之巴利藏英譯，其中《長部選集》和《中部選集》中有以下二種譯法：

    (1) a state of equanimity and absolute purity of mindfulness (「捨」和「念完全清淨」的狀態)

    (2) absolute 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a state of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完全清淨)

1.4早年日譯《南傳大藏經》的翻譯

    (1) 日譯《南傳大藏經》絕大多數譯者都譯作：「捨念清淨なる第四禪」，也就是依照原文的複合詞結構，未做進一步拆解和解釋。
另外，也有少數幾處做了拆解：(2)「捨念の清淨なる第四靜慮」(渡邊楳雄、荻原雲來)；
(3)「捨、念、清淨なる第四禪」(干潟龍祥)。
 

1.5近年出版的日譯新譯本

    (1) 片山一良的『長部』、『中部』新譯一律作：「平靜による念の清淨のある第四禪」(由捨而來的念之清淨)。

另外，由中村元監修，多位學者分工翻譯的《原始仏典》『長部經典』和『中部經典』，譯法則多種多樣。其中 ：

(2)《原始仏典‧長部經典》：

「中庸さより生じた注意力がもっとも清淨になっている」(浪花宣明)；

── (由捨生起的念極為清淨)

「超越より生じた注意力がもっとも清淨になっている」(森祖道)；

── (由捨生起的念極為清淨)

「もっとも清らかな心の平靜と気を落ち著けることとがある」(渡辺研二)；

── (具有極為清淨的捨和念)

「無偏頗と正念により完さ清淨になっている」(入山淳子)；

── (由捨和念而達到完全清淨)

「心の平靜と気をつけることによって淨められている」(渡辺研二)。

── (由捨和念而達到清淨)

(3)《原始仏典‧中部經典》：

「捨心によって思念が完全に清淨な第四禪」(及川真介)；

── (由捨，念完全清淨)

「無関心の思念がきわめて淨らかな第四禪」(及川真介)；

── (具捨之念極為清淨)

「無関心によって思念がまったく清らかな第四禪」(及川真介)；

── (由捨，念完全清淨)

「中庸と注意力によって[心が]完全に清淨となる」(林寺正俊)；

── (由捨和念，[心]完全清淨)

「平靜さから生じた注意力がもっとも清淨になっている」(松田慎也)。

── (由捨生起的念極為清淨)

2. 相關研究論文及專著對此語的譯解

(1) Walpola Rahula：the purity of equanimity-mindfulness (「捨(和)念」的清淨)
。(依《俱舍論》及《(大乘)阿毗達摩集論》)

(2) Winston L. King：entirely purified by equanimity and mindfulness (由捨和念而達到完全清淨)
(依I. B. Horner)。

(3) Paul J. Griffiths：purity of mindfulness which is equanimity (「具捨之念」的清淨)
。

(4) Henepola Gunaratana：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的清淨)
。(依《分別論》及《清淨道論》)

(5) Johannes Bronkhorst：the complete purity of equanimity and attentiveness (捨和念都完全清淨)
。

(6) R. M. L. Gethin：purity of mindfulness [brought about] by means of equipoise (由捨而達到念的清淨)
(依《分別論》及《清淨道論》)。

(7) Roderick S. Bucknell：the purity of equanimity and mindfulness (「捨和念」的清淨)
。

(8) Biswadeb Mukherjee：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equanimity (由捨而達到念的清淨)
(依《分別論》)。

    (9) 高瀬法輪、雲井昭善：「捨念清淨」。

(10) 吉瀨勝：「捨清淨と念清淨」(捨清淨和念清淨)(依《俱舍論》)；或「捨による念の清淨」(由捨而來的念之清淨) (依《清淨道論》)。

    (11) 池田練太郎：「捨によって念の清らかさがある」(由捨而來的念之清淨)。

3. 小結：當前學界對此語的理解

    以上舉出了當前東西方(及緬甸版)主要譯本和研究對upekkha-sati-parisuddhi (捨念清淨)一語的翻譯和解讀。儘管我們並未進行窮盡式的考察(事實上做不到)，但盡可能納入主要資料，因此這些觀察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我們將之整理如下表(表一)：

	【表一】 當前學界對於upekha- sati-parisuddhi(捨念清淨)一語

的翻譯和解讀概觀
	英譯本
	日譯本
	研究

論著
	小

計

	
	早年
	近年
	緬版
	早年
	近年
	英文
	日文
	

	有進行解譯者
	1
	由捨而達到念之清淨
	2
	3+N
	1
	－
	6+N
	3
	2
	17+N

	
	2
	捨與念皆清淨

(捨清淨與念清淨)
	4
	－
	－
	1
	1
	3
	1
	10

	
	3
	由捨與念而達到清淨
	2+n
	2
	－
	－
	2
	1
	－
	7 + n

	
	4
	具捨之念極清淨
	－
	－
	－
	－
	1
	1
	－
	2

	
	5
	捨與「念之清淨」
	－
	－
	1+N
	－
	－
	－
	－
	1+N

	
	6
	由捨與念，[心]完全清淨
	－
	－
	－
	－
	1
	－
	－
	1

	
	7
	捨、念、清淨
	－
	－
	－
	1
	－
	－
	－
	1

	解譯不全者
	8
	捨念清淨
	－
	－
	－
	11
	－
	－
	2
	13

	
	9
	捨完全清淨
	3
	－
	－
	－
	－
	－
	－
	3

	附註
	(1) 數目+ N：表示尚有眾多用例。
   (3) “－”：表示以上舉列未見用例。

(2) 數目+ n：表示尚有少數用例。



    上面舉示的這些翻譯和解讀，顯示了幾個明顯的現象：

一、【關於英譯】(1) 早年PTS版的英譯，譯法相當分歧，甚至同一譯者也經常有前後不一的情況(如Rhys Davids, Woodward)，這顯示這些譯者對此語的掌握還十分猶疑。(2) 晚近BPS和Wisdom版(以及PTS版《中部》)翻譯雖越趨嚴謹，各部之中已能做到幾近統一的地步(如I. B. Horner, Maurice Walshe, Bhikkhu Bodhi)，但各譯者之間，譯法仍不一致(三人分屬上表譯法1和3兩大派)。這顯示，即使經過了幾十年(Horner之譯距Rhys Davids有65年)，甚至百多年(Bodhi之譯距Rhys Davids有110年)的斟酌揣摩，但西方譯者對此語的理解仍不能一致。(3) 緬甸版英譯，由於筆者只能看到部分資料，不能評斷全貌。但從所見資料可以發現，此版雖然經其「編審委員會」統一審訂，但依然有不一致的理解和譯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主要譯法(上表譯法5)和當前所見的所有英譯、日譯、以及相關研究者的理解都不相同。這更加表示此語在當今學界(乃至教界)理解上的重大歧異性。

二、【關於日譯】(1)早年的日譯似乎頗受漢譯《阿含經》影響，因此大多直接採用「捨念清淨」的譯語。但即便表面上意見似乎頗為一致，可是每人對此語的理解恐怕也是分歧多樣。此項推測可由下一點得到證實。(2) 近年日譯新譯本對此語一律進行解釋性翻譯，以便幫助讀者理解，但由上舉譯例可見，當代日譯者之間的理解和譯法事實上極為分歧。這就顯示此語在日本學界也還是個難解的問題。

    三、【關於研究論著】在相關的研究論著中，扣除兩例未解譯的(捨念清淨)和其他零星的二例(譯法3和4)之外，呈現譯法1和2兩大派勢均力敵，相持不下之勢。這又顯示當前各學者對此語的解讀，意見分歧，且壁壘分明。

四、【總體現象】總括上面的考察，可以得到兩點認識：一是，不管早年或晚近，不管西方、日本或緬甸，不管翻譯或研究，學界長久以來對此語的理解一直都相當分歧，莫衷一是。二是，在紛繁多樣的譯法或讀法當中，有三個解讀是較受青睞的，即上表中的譯法1,2,3。其中前兩個譯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採用，因為它們分別有上座部論書(《分別論》和《清淨道論》)以及說一切有部論書(如《俱舍論》)的背書，而尤以前者為甚。

三、古代論書的解釋

1. 巴利論書的解釋

    五世紀的覺音論師，在其《清淨道論》(Vissudhi-Magga)一書第四品(說地遍品)，談到四種禪那(jhana)修習法時，對第四禪upekkha-sati-parisuddhi一語做了如下的解釋：(以下引文重新譯自巴利本)

      「捨念清淨」意即：由捨所生的念的清淨。因為在此禪中，念極清淨，而此念的清淨，是由捨所造，非由其他；因此說為「捨念清淨」。在《分別論》中也說：此念由於此捨而變得明淨(異讀：顯明)、清淨、皎潔，因此說為「捨念清淨」。

顯然，覺音論師根據《分別論》的解釋，將此語解釋為「由捨所生的念的清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覺音似乎警覺到，依《分別論》而單說「念」的清淨，似乎有所不足(或不妥)，因此又做了兩點補充：

      (1) 這裡不單只是念的清淨，而是所有(與念)相應之法也都清淨，然而，此項教說(只是)以念為首而說。
…… (2)由於彼(中捨tatramajjhattupekkha)清淨之故──就像是清淨的新月之光一樣，與之相伴而生的念等(諸法)也變得清淨、皎潔。
 (編號為筆者所加)

以上第一點是將「清淨」所指涉的對象和範圍做了擴大，不只限於「念」本身，而是遍及了「所有與念相應之法」。第二點是說，念的清淨是來自於「捨的清淨」，因為捨清淨的緣故，而使得相伴而生的「念等諸法」也變得清淨。

上面覺音的解釋有兩項重點：一是，四禪當中不但是念清淨，而且捨也清淨、與念相應之法也清淨，也就是所有相關的諸法都達清淨。此點是在尊重《分別論》「念清淨」之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清淨」所指涉的範疇擴大解釋。二是，念和與之相應之法的清淨，乃來自於捨的清淨，其間有因果關係，或方法和成效的關係。此點一方面繼承了《分別論》所持「捨」和「念清淨」之間因果關係的看法，另方面又對這個因果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也就是「念清淨」的原因表面說是「捨」，但深入說應是「捨的清淨」。

總括地說，覺音一方面繼承《分別論》的解釋，一方面又進行「擴大」或「補充」的解釋。顯然，《清淨道論》對此語的理解，已經不再是《分別論》原本簡單的涵義了。

2. 其他論書的解釋

說一切有部最古典的論書《阿毘達磨法蘊足論》，第11品「靜慮品」有解釋第四禪的文句：

入第四靜慮時，若樂若苦，若喜若憂，皆得斷遍知。…… 捨念清淨者，云何捨？謂彼爾時，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警覺、寂靜住性，總名為捨。云何念？謂彼爾時，諸念、隨念，廣說乃至心明記性，總名為念。彼於爾時，若捨若念，俱得清淨；樂苦喜憂，尋伺二息，皆遠離故，說名清淨。

這是明白的將「捨念清淨」解釋為：「捨」和「念」皆得「清淨」。且進一步解釋所以名為「清淨」的原因和內容是：樂、苦、喜、憂諸受，以及尋、伺、二息(入、出息)都已遠離。
另外，說一切有部根本論《發智論》的註釋書《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舉列了各個禪那所具有的禪支數目和內容，從中可以看到「捨念清淨」一語的解釋： 

四靜慮支總有十八，謂初靜慮有五支：一尋，二伺，三喜，四樂，五心一境性。第二靜慮有四支：一內等淨，二喜，三樂，四心一境性。第三靜慮有五支：一行捨，二正念，三正慧，四受樂，五心一境性。第四靜慮有四支：一不苦不樂受，二行捨清淨，三念清淨，四心一境性。

這個禪支說是繼承《法蘊足論》的古說，
將各個禪那的內涵和特點，以「禪支」的方式論列表明。原本在契經(阿含)中描述第四禪內涵的「捨念清淨」一語，也被拆解解釋成「(行)捨清淨」和「念清淨」兩個禪支了。

來自《法蘊足論》的這個禪支說，似乎來源很早，並且影響深遠。後來大乘瑜伽行派無著(Asavga)所傳的《瑜伽師地論》、
所造的《顯揚聖教論》、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等論，以及世親(Vasubandhu)的《俱舍論》，
都承襲了這套說法。
下舉無著Abhidhammasamuccaya (阿毘達磨集論)梵本為例：

    Caturtham dhyanam caturavgam Catvaryavgani : upeksapariwuddhih
    smrtipariwuddhih aduhkasukha vedana cittaikagrata ca

(第四禪有四支，四聖支為：捨清淨、念清淨、不苦不樂受、心一境性)

    總的說，「捨念清淨」一語，在說一切有部解釋為「(行)捨清淨」和「念清淨」。這項說法來源應該很早，而且似乎得到了廣大認同，包括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論書如《瑜伽師地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等，也都沿用此說。

3. 小結：古代論書對此語的理解

    從上面所舉巴利論書，以及一切有部、乃至大乘瑜伽行派諸論書，可以見到，其中對於「捨念清淨」一語的解讀儘管也有分歧，但卻不似近代東西方學者的翻譯和解讀那樣紛繁多樣，各吹各調。以下簡要整理如下表(表二)：

	【表二】 古代論書對upekkha-sati-parisuddhi一語的解讀

	南傳上座部
	根本
	《分別論》
	由捨所生的念的清淨

	
	補充
	《清淨道論》
	同上；但除了念清淨之外，捨也清淨，與念相應之法也清淨

	說一切有部
	根本
	《法蘊足論》
	(行)捨清淨、念清淨



	
	承襲
	《大毘婆沙論》
	

	有部‧經部 

	承襲
	《俱舍論》
	

	大乘瑜伽行派
	承襲
	《瑜伽師地論》

《顯揚聖教論》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到，古代論書對「捨念清淨」一語的解讀，可大分兩派。其中，南傳上座部的一派，將此語拆為「捨」與「念清淨」，並將二者視為「因果關係」；而以說一切有部為主的一派，則將之拆解為「捨清淨」和「念清淨」，並將二者視為「並列關係」(二個禪支)。有趣的是，覺音的補充，在二種解讀之間，多少具有調和的作用。因為從他的說明，也如有部一樣，同時具備了「捨清淨」和「念清淨」二法；但另一方面，他又遵循《分別論》而維持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而非如有部的並列關係。

    總括而言，雖然各部派各論書的看法不似近代學者那樣紛雜多見，但是其中依然存在著明顯的異讀異解。如果把覺音的調整也是為另外一種解讀，則古代論書中對於此語，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理解。

四、目前各種解讀的歸納和特徵

    以上兩節舉出了從古到今一些主要論書、主要譯本、以及相關研究學者對於「捨念清淨」一語的種種解讀。我們將這些解讀整理如下表(表三)。此表是(表一)和(表二)的結合和簡化；為了方便下文的討論和評論，在每項讀法後面補上「關鍵特徵」一欄。
	【表三】 「捨念清淨」一語的主要讀法與特徵

	當代翻譯及研究論著之讀法
	用例數
	關鍵特徵
	古代論書讀法

	1
	由捨而達到念之清淨
	17+N
	含「念清淨」
	南傳上座部論書

	2
	捨與念皆清淨

(捨清淨與念清淨)
	10
	含「捨清淨」及「念清淨」
	有部及大乘瑜伽行派等諸論書

	3
	由捨與念而達到清淨
	7 + n
	含因果關係
	未見

	4
	具捨之念極清淨
	2
	含「念清淨」
	

	5
	捨與「念之清淨」
	1+N
	含「念清淨」
	

	6
	由捨與念，[心]完全清淨
	1
	含因果關係
	

	7
	捨、念、清淨
	1
	三法並列，但未說明「清淨」的指涉對象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到，目前所見古今主要讀法有7種，前兩種勢力較大，分別有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作為支持。七種讀法儘管紛陳多樣，但依其內含特徵歸納，不外三類：第一類是，含有「捨清淨」或「念清淨」的。此類解讀勢力最大，共有讀法1,2,4,5四項。第二類是，完全不含「捨清淨」或「念清淨」，但含有因果敘述的。這類讀法也有二個，即讀法3和6。第三類就是，既不含「捨清淨」或「念清淨」，也不帶因果敘述的。這類讀法勢力最為單薄，只有讀法7一項，且用例極少。

到此，我們已看過了古來的種種解讀，但問題是：面對如此分歧多樣的解讀方式，我們究竟該當如何抉擇？要依論師之說？或譯師之見？還是學者的觀點？以下我們將回到契經──尼柯耶和阿含──的脈絡，重新思考及審視這個問題。

五、重新解讀第四禪「捨念清淨」一語

1. 問題本質和解決原則

1.1 問題本質
首先，我們可以思考，何以這個看來簡單的用語，有如此多樣的異讀異解？甚至同一人也經常作出種種不同的解讀？這種現象顯示，這個用語本身含有極高的「模糊性」。那麼，模糊性的來源又是什麼？一個重要原因即是「高度濃縮」，因為要濃縮、凝鍊、簡化，於是經常必須省去一些(從上下文可以了解的)語詞，並丟掉一些原本表達各語詞之間關係的語法訊息──在巴利就是「格位」(case)，在中文或英文就是虛詞(如介係詞、連接詞等)。這種高度濃縮而造成解讀困難及異說紛紜的現象，除了在「複合詞」(「捨念清淨」即屬複合詞)經常可見之外，另一個情況就是「詩頌」。在偈頌中，為了字數(或音節長度)、格律、及押韻的考慮，經常必須調整詞序，改變用字，省略虛詞，甚至省略實詞(主語、賓語等)；如此也讓原本簡單或明白的「情境」，經常變得虛無飄渺，而難以意會了。

1.2 解決原則

了解問題的基本原因之後，我們的解決方案就不能再停留在這個複合詞上面打轉(也就是對捨‧念‧清淨三個語詞，做各種排列組合)，而應該跳脫出這個詞語，回到更大的經文脈絡中(特別是關於禪那的敘述)，觀察整個禪那修學的用語習慣，以及整個修學的過程和總體意趣，從中找尋這一用語所要表達的意義和內容。

    基於這樣的思維，我們認為：就「捨念清淨」一語的解讀，一個「可能比較適切的解讀方案」，需要照顧到幾個面向：

    (1)【習慣性】用語的表達能符合尼柯耶和阿含經的習慣用法。

    (2)【總體性】解讀方式能符應尼柯耶和阿含經所描述的整個禪修(尤其是禪那)系統的總體意趣。

    (3)【代表性】解讀方式能表達第四禪最主要、最關鍵的核心內容。

(4)【整全性】解讀方式能傳達第四禪更豐富而整全的內涵訊息。

    以下我們將基於這些原則，嘗試重新思考「捨念清淨」一語的可能讀法。

2. 一個新的解讀方案

    從第四節對於各種讀法的歸納和分析，可以發現，造成種種異讀的主要問題點有二：一是，「清淨一詞的修飾對象為何」的問題。也就是，「清淨」修飾(modify)的到底是「捨」(捨的清淨)？還是「念」(念的清淨)？還是二者(「捨和念」的清淨)？還是別有所指？二是，「捨」和「念」到底是表示手段──也就是，「藉由」捨和(或)念？還是表示狀態──也就是，「具有」或「住於」捨和(或)念？以下我們將回到尼柯耶和阿含經的相關文脈分別考察。

2.1 關於「清淨」一詞的修飾對象

    「清淨」一詞(parisuddhi, parisuddhi, parisuddha等等)在經典中運用的範圍極廣，除了表示潔淨、沒有污垢、沒有雜染(雜質、斑點)之外，也經常表示(相對意義的)完備、圓滿之意。例如，清淨布薩(parisuddhi-uposatha)、清淨布施(parisuddhi- dana)、生活清淨(ajiva-parisuddhi)、語清淨(vaci-parisuddhi)、戒清淨(sila- parisuddhi)、見清淨(dassana-parisuddhi)等等。那麼在經典表達方式中，是否也有用「清淨」一詞來描述「捨」和「念」的用例呢？以下分別討論。

(1) 關於「念清淨」的用法

    用「清淨」來描述或修飾「念」的用法，在尼柯耶和阿含經中，似乎只見到很少的幾例。

【用例1a】：《相應部‧道相應‧16經》

“Atthime, bhikkhave, dhamma parisuddha pariyodata anavgana vigatupakkilesa anuppanna uppajjanti, nabbatra tathagatassa patubhava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Katame attha? Seyyathidam-- sammaditthi …pe… sammasamadhi.
    比丘們！有八種法──清淨、皎潔、無穢、離於煩惱──未生起者而不生起，除非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出現(於世)。哪八種(法)？即是正見 ……乃至 …… 正定。

此經說到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都是「清淨、皎潔、無穢、離於煩惱」的，因此自然也包括「正念」在內。也就是經文用「清淨」(parisuddha)一詞來描述「正念」(sammasati)的性質，這看來似乎是經中存在「念清淨」之說的一種文證。然而仔細分析，卻又不然。

因為依諸論書的解讀，在第四禪中所謂的「念清淨」，指的是「念達到清淨」之意，也就是從原來(前三禪)的「不夠清淨」，而逐漸圓滿，最後到第四禪「達到清淨」。但此經所說，則是「正念」在「本質上」即是一種「清淨之法」。前者表達某人「念」修習的「程度」(達到清淨的地步)，後者則表示「正念」本身作為正法，所具備和含蘊的一種「性質」(具有清淨無惱的性質)；二者表面像似，而實際卻了不相同。因此這不能算是(論書所謂的)「念清淨」之說的例子。

【用例1b】：《相應部‧道相應‧17經》

    經文同上；但「除非如來、阿羅漢、正等覺者出現(於世)」一句，

改作：「除非有善逝之引導」(abbatra sugatavinaya)。

【用例1c】：《雜阿含766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正見──清淨、鮮白、無諸過患、離諸煩惱──未起不起，唯除佛所調伏；乃至正定，亦如是說。」

    ……
如除佛所調，除善逝所調，亦如上說。

【用例1d】：《雜阿含731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
離諸煩惱──未起不起，除佛調伏教授；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諸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離諸煩惱──未起而起，佛所調伏教授，非餘；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

【用例1e】：《雜阿含732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未起不起，除善逝調伏教授；未起而起，是則善逝調伏教授，非餘。」

    以上用例1b是1a的類同經，1c (實際含兩經)則為1a和1b在漢譯阿含的相當經。1d和1e則是上列同一說法，用來描述七覺支；這兩經雖沒有巴利相當經，但可參照1a和1b。因此這4經(1b-1e)，實際上都和1a用法相同。

【用例2a】：《雜阿含347經》

復問：「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用例2a的經文，有第四禪的敘述，其中「捨、淨念、一心」，是漢譯《雜阿含經》對第四禪upekkha-sati-parisuddhi (捨念清淨)一語的典型譯法(共有三例，另兩例在483經和870經)。這個譯法非常明確地將「清淨」一詞拿來修飾「念」，如此，似乎是(論書所謂的)「念清淨」之說的一項文證了。但實際考究起來，卻又不然。

    原因是，「捨、淨念、一心」的譯法是漢譯《雜阿含經》特有的，並不是《阿含經》最初的原貌。從巴利本，其他阿含，乃至前面所舉不同部派論書對四禪定型句的敘述可知，最初原貌應是「捨念清淨」。此種「變形的」譯法，已經受到說一切有部四禪「禪支說」的影響。如前所述，說一切有部從《法蘊足論》以來，即主張第四禪有四禪支：不苦不樂受、行捨清淨、念清淨、心一境性。《雜阿含經》「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的譯法，顯然與此說若合符節。如此一來，這個例子也不能作為「念清淨」之說的文證了。

【用例2b】：《中阿含164經‧分別觀法經》

復次，諸賢！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識著捨及念清淨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

此經談到識(心)若往外馳散，取著六境；或向內執取四禪乃至四無色定的種種味樂，則不能度生老病死之苦。上段引文是有關第四禪的部分，說到：識取著「捨及念清淨」的味樂。
此處「捨及念清淨」，至少有兩種解讀方式，一是，「捨」及「念清淨」；二是，「捨及念」的「清淨」。不管哪一種讀法，都含有「念清淨」的用法。這是否能作為第四禪所謂「念清淨」之說的經証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第一，既然此處的敘述和巴利本所傳不同，這段敘述很可能含有各自部派的色彩。第二，依目前學界看法，漢譯《中阿含經》可能是說一切有部(屬犍陀羅一派)的誦本。觀察上面二種可能讀法，可明顯見到如前所述的說一切有部第四禪「禪支說」的影子。因此，這個用例似乎也不能為證。

【用例3】：《雜阿含305經》

作如是知、如是見者，名為正見修習滿足；正志、正方便、正念、正定，前說正語、正業、正命清淨修習滿足；是名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八聖道修習滿足已，四念處修習滿足，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修習滿足。

    此段經文講說種種道品的修習而達圓滿，其中有「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一句。既然八正道含攝「正念」，因此此處即是用「清淨」一詞來描述「正念」的修習圓滿。這樣，和論書所謂「念(達到)清淨」的涵義是完全一致了。

    但是，仔細觀察經文卻可發現，前後文中描述各道品的圓滿，都只用「修習滿足」，唯獨此處多出「清淨」一詞。比對此經的巴利相當經，也只說「八支聖道達到修習圓滿」(ayam ariyo atthavgiko maggo bhavanaparipurim gacchati)，
其他道品的描述亦同，沒有「清淨」一詞。

因此，我們推測，這裡「清淨」一詞是個「衍文」。它之所以出現，是受到前句「正語、正業、正命清淨修習滿足」的影響，前句的「清淨」主要是描述「正命」(ajiva)，而非描述修習的圓滿，「活命清淨」(謀生方式正當)是經中的慣用法。既然「清淨」一詞是受前句影響而來的衍文，這個用例也不能成立了。

總括而言，此處檢視巴漢契經共11處(1c含兩經，2a有三經)，歸為三種用例。第一種用例(1a-1e)，雖然都用「清淨」(parisuddha)一詞描述八正道的「正念」或七覺支的「念覺支」，但這個「清淨」的意義，和(論書)所說第四禪「念清淨」的「清淨」並不相同。第二種用例(2a-2b)，因為譯文已經受到部派觀點影響，因此不能為證。第三種用例(例3)的「清淨」一詞，則可能是來自譯者或抄經者的衍文，因此也不能作證。如此，在主要的尼柯耶和阿含經中，似乎見不到「念清淨」的說法或用法了。

(2) 關於「捨清淨」的用法

用「清淨」來描述或修飾「捨」的用法，在尼柯耶和阿含經中，似乎也只見到極少的幾例。

【用例1a】：《雜阿含731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離諸煩惱──未起不起，除佛調伏教授；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諸比丘！念覺分──清淨、鮮白、無有支節、離諸煩惱──未起而起，佛所調伏教授，非餘；乃至捨覺分，亦如是說。」

【用例1b】：《雜阿含732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未起不起，除善逝調伏教授；未起而起，是則善逝調伏教授，非餘。」

    上面用例1a和1b就是上一小節所舉的用例1d和1e，這兩經沒有巴利相當經，但巴利本的類似敘述可參考上一小節用例1a (S 45:16)。

如同上一小節的論述，此經雖用「清淨」一詞來描述「捨覺支」的性質，但卻不能作為(論書所謂)「捨清淨」之說的文證，原因如前，此處不再贅述。

  【用例2】：《雜阿含281經》

云何修四念處得七覺分滿足？目揵連！比丘如是順身身觀住；彼順身身觀住時，繫念安住不忘；爾時，方便修習念覺分；方便修習念覺分已，得念覺分滿足。

於彼心念，選擇於法，覺想思量；爾時，方便修習擇法覺分；方便修習擇法覺分已，逮得擇法覺分滿足。

……
身心息已，得三摩提；爾時，修習定覺分；修習定覺分已，定覺分滿足。

謂一其心，貪憂滅息，內身行捨；方便修習捨覺分；方便修習捨覺分已，逮得捨覺分清淨滿足。

    這段經文是尼柯耶和阿含經極著名的，有關修習四念處滿足七覺分的教導。經文中有「捨覺分清淨滿足」的文句。這裡「清淨」是指「修習而達到清淨」之意，因此和論書所謂「捨清淨」的「清淨」意義是一致的。這樣，這似乎是論書「捨清淨」之說的文證了。但仔細分析，卻又不然。

    原因是，這裡的「清淨」一詞，應是個「衍文」，而非經文的原貌。理由如下：第一，觀察本句前面其他覺支的用語，都只說「滿足」，唯獨此句說「清淨滿足」。第二，此段定型化的教導，也出現在《雜阿含810經》，
佛對阿難的教授。該處只說「修捨覺分已，捨覺分滿足」，沒有「清淨」一詞。第三，這段定型經文，在巴利本都只說「(那時比丘)捨覺分修習圓滿」(upekhasambojjhavgo tasmim samaye bhikkhuno bhavanaparipurim gacchati)，
沒有「清淨」一詞。因此，這個用例也不能作為論書「捨清淨」之說的例證。

【用例3a】：《中阿含162經‧分別六界經》

若比丘不染此三覺(案：即苦、樂、捨三受)而解脫者，彼比丘唯存於捨，極清淨也。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

比丘！猶工煉金上妙之師，以火燒金，鍛令極薄，又以火燷，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比丘！此金者，於金師以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已；彼金師者，隨所施設，或縺繒綵，嚴飾新衣、指鐶、臂釧、瓔珞、寶鬘，隨意所作。

【用例3b】：《中部140經‧界分別經》

            而後，只剩下捨──清淨、皎潔、柔軟、堪能工作、極為光耀。比丘！如同熟練的煉金師或煉金師弟子，…… (如上之煉金喻) ……。就像這樣，比丘！而後，只剩下捨──清淨、皎潔、柔軟、堪能工作、極為光耀。

            他如此了知：「若我將這樣清淨、這樣皎潔的這個捨，導向空無邊處，並依之(案：指空無邊處)修心；如此，我這個捨，由於依靠它、執持它，將能維持長久時間。……導向識無邊處……導向無所有處 ……導向非想非非想處 ……」

用例3a和3b是「分別六界經」在漢譯本和巴利本的一個段落。由上列引文可以發現，二個本子的經文敘述基本上十分一致，因此其可信度極高。此經記述有一回佛在摩揭陀國王舍城，借宿陶師家時，教導尊者弗迦羅娑利的故事。在前半段經文中，佛為尊者開示人具有六界(地、水、火、風、空、識)，以及如何漸次超越六界，終至剩下「清淨的捨」，而後又如何依之進修四無色定的過程。

    引文中明確說到「清淨(之)捨」(upekkha parisuddha)，並且從藉由此「捨」而進修四無色定的敘述可知，這個「捨」指的應該就是第四禪「捨念清淨」的「捨」。這樣，這似乎就是論書所持「捨清淨」之說的明確例證了。但仔細分析，這個例證卻還有待商榷。

    首先觀察經文對這個「捨」的描述：「清淨、皎潔、柔軟、堪能工作、極為光耀」，跟對第四禪禪心的定型化描述：「當他的心如此專一、清淨、皎潔、無穢、離於煩惱、柔軟、堪能工作、安住、不動」，
二者極為一致。因此很可能這個「捨」只是「捨心」或「具捨之心」的代稱。這樣「清淨」一詞表面上修飾「捨」，實際上則可能修飾或描述(具捨之)「心」。這個推論，也可以從後文「若我將這樣清淨、這樣皎潔的這個捨，導向空無邊處，並依之(指空無邊處)修心」的敘述，可以得到了解。因為，「所(被)導向的」(捨)和「所(被)修習的」(心)應指同一內容。
    其次，再從經文中的「煉金之喻」觀察。這是經中常見的，以煉金比喻「修心」(而非修捨)的過程。
通過逐步淨除此心的雜染，而達清淨、柔軟、堪能工作(可修宿命、天眼、漏盡諸明)，猶如純淨柔軟之金，可隨心所欲，打造種種飾品。因此用此譬喻說「捨」，實際所指應是「具捨的心」。

    如果上面的推論正確的話，則此處「清淨捨」的說法，可能只是個「方便」，用「捨」來代表第四禪的禪心，因此這個「捨」的實質內容應該是「具捨之心」。所以此處所謂的「清淨捨」，實際上意指「清淨的捨心」或「具捨的清淨心」。

    總括而言，這裡檢視巴漢相關經文共5處，可歸納為三種用例。第一種用例(1a,1b)，雖用「清淨」(parisuddha)一詞描述七覺分的「捨覺分」，但這個「清淨」的意義，和(論書)所說第四禪「捨清淨」的「清淨」並不相同。第二種用例(用例2)的「清淨」一詞，是阿含經譯本的衍文，因此也不能作為證據。只有第三種用例(3a,3b)，算是最符(論書)所說「捨清淨」的意義；但此種說法應是個「方便」之說，並不是常態或典型的用法，因此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例證。這樣，在主要的尼柯耶和阿含經中，似乎也見不到真正「捨清淨」的說法或用法了。

(3)「清淨」一詞修飾「心」的可能性

    從上二小節的考察可以發現，在尼柯耶和阿含經中，用「清淨」一詞來表示「捨」和「念」之修學成就的用法，幾乎不見。如果這樣，那麼，「清淨」一詞所指的對象又是誰？本文認為，「清淨」一詞，極可能指「心」，也就是「心的清淨」。以下將從二個面向觀察：一是，從修學禪那的整個過程，包括四種禪那的前、中、後，加以考察。二是，從修學禪那的總體意趣來了解。以下分別論述。

首先，從禪那的修學過程(前中後)觀察。

I.【初禪之前】

在修學禪那的典型敘述中，得初禪之前的修學內容通常如下所述：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正知出入。復獨住遠離，在無事處，…… ，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返念不向。

斷除貪伺，…… 彼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

彼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到，除了平日的戒行，守護諸根，正念正知等基本鍛鍊之外，要進入初禪之前的核心工作就是「斷除五蓋」。斷除五蓋之後，即入初禪。

此處，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經文對斷除五蓋的描述。對於貪、瞋、睡眠、調悔、疑等一一蓋的斷除，經中都明言「淨除其心」(巴利本同：cittam parisodheti)。顯然，入初禪的核心要務，就是令「心」達到初步的「清淨」。

    II.【初禪至三禪】

在《長部》第1經「梵網經」中，談到異學的五種「現法(現世)涅槃論」，其中有四種是執持四種禪那的境界為涅槃。經中對四禪的描述，比一般四禪定型句的描述更加詳細。最重要的是，其中提到持不同主張者，一一評判前面三禪的「缺失」，並據此論破那些執前三禪為「現法涅槃」者。以下引出評判前三禪「缺失」的文句：

(初禪的缺失：) 尊者！這樣的我(atta)尚未達到「最上的現法涅槃」。為什麼？因為那裡還有尋和伺，因此被說是「粗的」。

        (二禪的缺失：) 尊者！這樣的我(atta)尚未達到「最上的現法涅槃」。為什麼？因為那裡還有伴隨著喜而來的心的(細微)躁動(興奮)，因此被說是「粗的」。

        (三禪的缺失：) 尊者！這樣的我(atta)尚未達到「最上的現法涅槃」。為什麼？因為那裡還有「樂」這種心的意念，因此被說是「粗的」。

    從上面引文可以清楚看到，前三禪被評為「粗的」，主要都跟「心的擾動」有關。初禪的尋和伺，是內心的想法、思慮，自然是一種心的擾動；二禪的喜，也是一種心的細微波動(興奮感)；三禪的樂也會引生內心的微細意念。總的說，初禪到三禪的過程，就是逐步減低「心的擾動」的過程。初禪之前所除的五蓋，是心的粗重干擾(被說為「令心污穢」)；而從初禪到三禪，則進一步，由粗到細，逐漸清除更為微細的干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個「心」逐步「清淨」的過程。

    III.【第四禪】

前面三禪都被評為「粗的」，那麼，達到第四禪的境況又是如何？以下舉出兩段描述第四禪的典型文句：

(1) 諸賢！我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 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 心學生死智通作證。…… 心學漏盡智通作證。

(2) 彼捨喜、樂，憂、喜先滅，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身心清淨，具滿盈溢，無不周遍。猶如有人，沐浴清潔，以新白疊，被覆其身，舉體清淨。摩納！比丘如是入第四禪，其心清淨，充滿於身，無不周遍。

    第(1)段經文是對第四禪禪心的定型化描述。其中明白說到，此時得定之「心」具有「清淨、無穢」等等性質。第(2)段經文則是對第四禪身心狀態的描述。文中明白地說，「入第四禪，其心清淨，充滿於身，無不周遍」。並用沐浴之後，以全新的白衣披覆身體，比喻其鮮白清淨。可見第四禪的重要特點，就是「心的清淨」。

    IV.【禪那的總體意趣】

除了從禪那修學歷程可以清楚看到其核心工作在「淨化此心」之外，還可從整個佛法修學系統對禪那的定位來作觀察。在佛法的(戒定慧)「三學」中，四禪特別被稱為「增上心學」(adhicittasikkha)，顯示其核心要務不只在於「修定」的功夫，而更重要的是「修心」──淨除內心的種種污染，乃至微細的干擾。

此外，在著名的《中阿含‧七車經》中，
將整個解脫的修學進程，簡要歸納為「七種清淨」，其中，四禪被定位為「心(清)淨」。因此可以說，四禪在佛教修行道的位階和特點，是屬於「淨心」的法門，也就是以「淨化內心」為核心工作。

總括而言，無論從禪那實際修學的過程觀察，或從禪那在整個佛法修行道的定位來看，四禪都屬於一種「修心」或「淨心」法門，「淨除其心」是整個禪那貫徹始終的核心工作。在禪那最高成就的第四禪中，應該表達此種「淨心」工作的臻於圓滿，臻於極致。這樣，「捨念清淨」的「清淨」一詞，指「心」(心之清淨)似乎要比指「捨」(捨之清淨)或指「念」(念之清淨)要來得更加合理，更加貼切。

2.3 關於「捨」和「念」作為手段還是狀態的問題

    上面已經論述「捨念清淨」中造成異讀的第一個關鍵，也就是「清淨」一詞修飾對象為何的問題。接下來要討論的是，「捨」和「念」二詞如何解讀的問題。二者到底是表示修學手段──也就是「藉由」捨和(或)念？還是表示修學狀態──也就是「具有」或「住於」捨和(或)念？

(1)「捨」和「念」表示第四禪之修學方法和手段的可能性

    關於早期佛教的修學法門，經典中有各種詳略不等的描述。但特別就禪修方法，作扼要而不失詳明的歸納和教授的，就是「七覺支」。其中，從「正念」通向「正定」的修學進程，被簡要的歸納為七項：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捨。七覺支和禪那(四禪)的關係是極其密切的，這點已經有學者作過比較，
此處不再贅言。從七覺支的進程來看，「念」作為「定」的基礎和必要手段(之一)是沒有問題的。再從第三禪「捨‧念‧樂住」和第四禪「捨‧念‧清淨」的描述來看，「念」不只是初階修習的必要基礎，也是一直貫徹到高階禪那的必備條件。

    其次探討「捨」表示第四禪修學手段的可能性。在《雜阿含714經》談到，七覺支不只是具有次第昇進的線性關係，同時也可依照實際禪修時，內心的不同狀況，善巧地選擇適當覺支，而加以對治和調整。以下是經文敘述：

佛告比丘：「(1)如是，微劣心生，微劣猶豫，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示教照喜。(2)若掉心生，掉心猶豫，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所以者何？掉心生，掉心猶豫，此等諸法能令內住，一心，攝持。

譬如燃火，欲令其滅，足其樵炭，彼火則滅。如是，比丘！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則非時；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自此則是時；此等諸法，內住，一心，攝持。念覺分者，一切兼助。」

    經中明白表示，七種覺支都是「修心」的方法，針對不同心理狀況，可運用不同覺支加以調整。其中「捨覺支」的特性和功用，是可以對治「掉心」。前面曾提到「現法涅槃論」者，評判前面三禪「缺失」的經文。其中，二禪的缺失是：還有伴隨著喜而來的心的(微細)躁動(興奮)，三禪的缺失是：還有「樂」這種心的意念。不管是「心的(微細)躁動」，還是「心的意念」，都是一種細微的「掉舉」。因此，三禪和四禪的「捨」，顯然都具有對治這種掉舉的功用。這樣，將「捨」解讀作進入(三禪以及)四禪的方法和手段，似乎沒有什麼不妥。

    總括以上討論，「捨」和「念」確實是修學禪那過程中重要的方法，也是進入三禪和四禪的重要憑藉。由於這樣的緣故，因此在前面所示「捨念清淨」一語的種種翻譯和解讀中，有不少將其中一者或二者，解釋為「手段」義(例如【表三】讀法1,3,6)。

(2)「捨」和「念」最典型的表達方法

儘管如同上一小節的討論，從禪修方法及其過程來看，「捨」和「念」確實是達到四禪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這卻不必然意味，「捨念清淨」一語中的「捨」和「念」，就可了無疑問地讀做「手段義」──「藉由」捨和念。以下將進一步考察這兩個詞在尼柯耶和阿含經中的「用法」。之所以特別注意契經「習慣用法」的原因是，既然研究探討的主題對象是屬於契經的內容，自然需要回歸契經的語言世界和觀念世界，如此將可更準確地捕捉到契經所要傳達的意涵。另外，「用法」通常也承載和傳達「看法」及「想法」，了解到這些語詞的「用法」，也就更能把握到其所傳達的「想法」。那麼經中對於「念」和「捨」的典型用法又是如何？

    I. 關於「念」的典型用法

首先觀察七覺支中，達到念覺支而進修擇法覺支的描述：

So tatha sato viharanto tam dhammam pabbaya pavicinati pavicayati parivimamsam apajjati. 

(他像這樣住於正念，以智慧對法分別、簡擇、思察。)

    這個描述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儘管「念」(sati)是「擇法」(dhamma- vicaya)的必備基礎，但是經文用的是「住於正念」(sato viharanto)，而非「藉由正念」。第二，真正被視為「擇法」的憑藉和手段的，是「智慧」(pabbaya)，因此採用「工具格」。用主格的「住於念」(sato viharanto)或「具念」，表達的是，進行擇法操作的同時，內心所具足的、或所處的狀態──不散亂、不昏沉、了了分明的「明覺」狀態。

    再看一個表達「念」和「定」之間關係的用例。

        ‘So kho panaham Imam samadhim sato ’va samapajjami, sato ’va vutthahami’ti paccattam yeva banam uppajjati. 

((他)內心生起這樣的了知：「我具念而入此定，我具念而出此定。」)

    這個用例和上一用例一樣，「念」採用主格形(sato)，表達「念」是入定、出定時，內心所具足的、或所處的狀態。

    II. 關於「捨」和「念」同時出現的用法

首先，觀察經典中一個常見的有關「捨」的用法，。

Idha, bhikkhave, bhikkhu cakkhuna rupam disva neva sumano hoti na dummano, upekkhako viharati sato sampajano. Sotena saddam sutva neva sumano hoti na dummano, upekkhako viharati sato sampajano. …… 

(比丘們！此處，比丘以眼見色，見到之後，既不歡喜，也不憂惱，住於捨、念、和正知。以耳聞聲，聽到之後，既不歡喜，也不憂惱，住於捨、念、和正知。…… )

    這段經文描述比丘六根對六境時的一種行持──內心既不歡喜，也不憂惱，處在平等、平衡、沒有偏執的狀態。其中有幾個地方值得注意：一是，經文中「捨」採主格形，表達一種狀態義。二是，經文的核心要旨雖是「捨」(此點可由「既不歡喜，也不憂惱」的敘述得知)，但也同時伴隨「念」和「正知」的描述(也用主格形)，表示一種同時具足的心理素質。

    接著，再看以下用例。

Idha, bhikkhave, bhikkhu karunasahagatam satisambojjhavgam bhaveti…pe… Sace akavkhati ‘Appatikulab ca patikulab ca tad ubhayam abhinivajjetva upekkhako vihareyyam sato sampajano’ti, upekkhako tattha viharati sato sampajano. Sabbaso va pana rupasabbanam samatikkama patighasabbanam atthavgama nanattasabbanam amanasikara ‘Ananto akaso’ti akasanabcayatanam upasampajja viharati.
        (比丘們！此處，比丘修習伴隨著「悲」的念覺支，…… 如果他願欲：「讓我(同時)棄除厭逆和無厭逆二者，住於捨、念、正知」，那麼，在那裡，他就會住於捨、念、正知。或者，藉由完全超越色想，滅障礙想，不思惟種種想 (，作意：)「虛空沒有邊際」，而達到並住於空無邊處。)

    上面的經文主要敘述修習伴隨著悲的七覺支，而達到空無邊處的過程。這個用例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不管是「悲(無量心)」、「七覺支」、還是「空無邊處」，都是屬於「增上心學」或「定學」的脈絡，因此對於觀察第四禪「捨念清淨」中「捨」和「念」的解讀特別有幫助。

    經文中說到「棄除厭逆和無厭逆二者」，表達此時內心處於「捨」的狀態，並同時具足「念」和「正知」。和前一例一樣，三個詞都是表達狀態義的主格形。這個例子另一個重要之處在於，除了表示可以「住於捨、念、正知」的狀態之外，還表示，或者可以超越色想，而達到空無邊處。經中描述進入空無邊處的前一個階段，就是第四禪。因此，這裡的「住於捨、念、正知」的狀態，極可能就是描述第四禪的階段。這就告訴我們，第四禪的「捨」和「念」，很可能應該讀作「狀態義」。

    上面是從進入空無邊處之前的階段，推測第四禪。下面再看第三禪的用例。

        Puna caparam, brahmana, bhikkhu pitiya ca viraga upekkhako ca viharati sato ca sampajano, sukhab ca kayena patisamvedeti, yam tam ariya acikkhanti ‘upekkhako satima sukhavihari’ti tatiyam jhanam upasampajja viharati.
        (再者，婆羅門啊！比丘由於離喜，住於捨、念、正知，並且以身感受於樂，進入並住於聖者所說「具捨和念，住於樂」的第三禪。)

    在第三禪的描述中，明確地用主格形式，表達「住於捨、念、正知」的狀態。

    綜合上面所有用例，從「捨」和「念」的一般用法，乃至到禪修脈絡的用法，都一致地採用主格形式的「狀態義」。因此，第四禪的「捨」和「念」最自然，最符合契經表達習慣以及意義的，應該就是代表第四禪的修學「狀態」而非「手段」了。

2.3「捨‧念‧清淨」一語的適切讀法

    總結前面兩節的探討，我們得到兩點結論：一是，經典中實際上幾乎見不到「捨清淨」或「念清淨」的用法。「清淨」一詞最適合的修飾對象是「心」，也就是「心的清淨」。二是，「捨」和「念」不管在一般脈絡，或禪修脈絡，最典型的的用法就是表示「狀態」，而非「手段」。也就是，「具有(或住於)」捨和念，而非「藉由」捨和念。

    從上面考察契經所得的認識，我們認為，第四禪「捨念清淨」一語適切的讀法應該是：「具捨與念，心極清淨」，也就是「捨」、「念」、「清淨」三個詞，都是描述第四禪禪心的狀態。

六、結語：早期佛教研究的文獻運用問題

    上面就「捨念清淨」一語的解讀，考察了古來的各種文獻。從上面的考察，對於早期佛教研究的文獻運用上，可以得到幾點啟發：一是，譯本的使用(包括古代和現代)必須更加謹慎。因為翻譯過程必然不可避免的，含有或多或少的詮釋、增添、甚至加上部派觀點。二是，論書和註釋書即使經常能夠指引迷津，但也都涉及了「個人」或「各部派」的意見和詮釋，並不一定能夠代表契經的原意。

上面兩點都說明，要了解「早期佛教」的內容，儘管需要運用所有可能有幫助的文獻，但是其間依然有「本末」的差別。我們應該將更多的關注，更多的心力，放在契經原文(特別是印度語本)的解讀和索解上。儘管其求解過程較為曲折費力，不能像譯本、論書、或註釋書一樣，提供「立即性」的「答案」；但是在探求索解「如來真實義」的道途上，「真實」遠比「快速」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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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dhan (ed.), Abhidhammasamuccaya of Asavga, 1950. 梵本內容轉引自Walpola Rahula, Zen & The Taming of the Bull –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Buddhist Thought, Gordon Fraser , London 1978, p.143, note 36.


� 印順法師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對世親《俱舍論》的思想和宗義有一番評論。其中認為，《俱舍論》依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而造，但不滿毘婆沙義，而出入於(有部)阿毘達磨和經部之間，成為一折衷的學派；但《俱舍論》的修證次第，卻是遵從有部阿毘達磨的。(正聞出版社，1988年，二版，頁230-236)


� 錫蘭著名學者Walpola Rahula曾在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hyanas” (禪那的比較研究)一文中，考察從契經(尼柯耶)的四禪定型句，到各部派論書有關四禪「禪支說」的說法和其間的差異。他使用到巴利論書如《分別論》、《清淨道論》、《攝阿毘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savgaha)、《入阿毘達磨論》(Abhidhammavatara)等，以及無著的《阿毘達磨集論》(Abhidhammasamuccaya)、世親的《俱舍論》(Abhidhammakowa)等論書。他認為無著、世親論中的禪支說，比巴利論書的禪支說更貼近巴利尼柯耶的原貌。


� S 45:16, V 15,6-10.


� S 45:17, V 15,16-19. 


� T02, no. 99, p. 200, b16-22.


� 「無有支節」為 “an-avgana”(無穢)之誤傳或誤譯，參【用例1c】(雜阿含766經)譯作：無諸過患。案：avga為「支節」之意，但avgana則為「污穢、污點」之意。


� T02, no. 99, p. 196, a29-b5.


� T02, no. 99, p. 196, b8-10.


� T02, no. 99, p. 97, a14-16. 另，483經和870經也有同樣譯法。


� T01, no. 26, p. 695, b4-7.


� 此句在巴利本是說：識縛於「不苦不樂」的味樂。二本所傳內容並不相同。參M 138, III 226,33-34. Tassa adukkhamasukhanusari vibbanam hoti adukkhamasukhassadagathitam.


� T02, no. 99, p. 87, b29-c5.


� M 149; III 289,8-9.


� 在巴利小部經典Mahanidessa (大義釋)中有少數幾個用例，但此經屬於成立較晚的註釋性質的文獻，因此並不能作為文證。


� T02, no. 99, p. 196, a29-b5.


� T02, no. 99, p. 196, b8-10.


� T02, no. 99, p. 77, c19-p. 78, a6.


� T02, no. 99, p. 208, b15-28. 相應之句作：「定覺分滿足已，貪憂則滅，得平等捨；爾時，方便修捨覺分；修捨覺分已，捨覺分滿足」。


� S 54:13; V 332,29-31.另參 M 118; III 87,28-29.


� T01, no. 26, p. 691, c4-16.


� M 140; III 243,11-244,8. “Athaparam upekkhayeva avasissati parisuddha pariyodata mudu ca kammabba ca pabhassara ca. Seyyathapi, bhikkhu, dakkho suvannakaro va suvannakarantevasi va ….  Evameva kho, bhikkhu, athaparam upekkhayeva avasissati parisuddha  pariyodata mudu ca kammabba ca pabhassara ca.


  “So evam pajanati– ‘imabce aham upekkham evam parisuddham evam pariyodatam akasanabcayatanam upasamhareyyam, tadanudhammabca cittam bhaveyyam. Evam me ayam upekkha tamnissita tadupadana ciram dighamaddhanam tittheyya. … vibbanabcayatanam upasamhareyyam, … akibcabbayatanam upasamhareyyam, … nevasabbanasabbayatanam upasamhareyyam, …’”ti.


� 例如：M I 278,6-7. So evam samahite citte parisuddhe  pariyodate anavgane vigatupakkilese mudubhute kammaniye thite  anebjappatte …。


� 如A 3:100; I 253-256.


� 《中阿含146經‧象跡喻經》( T01, no. 26, p. 657, c12-23)


� D 1; I 37,8-11. No ca kho, bho, ayam atta ettavata paramaditthadhammanibbanam patto hoti. Tam kissa hetu? Yadeva tattha vitakkitam vicaritam, etenetam olarikam akkhayati.


� D 1; I 37,19-22. No ca kho, bho, ayam atta ettavata paramaditthadhammanibbanam patto hoti. Tam kissa hetu? Yadeva tattha pitigatam cetaso uppilavitattam, etenetam olarikam akkhayati.


� D 1; I 37,30-33. No ca kho, bho, ayam atta ettavata paramaditthadhammanibbanam patto hoti. Tam kissa hetu? Yadeva tattha sukhamiti cetaso abhogo, etenetam olarikam akkhayati.


� T01, no. 26, p. 553, b2-c18. 其中描述依第四禪禪心而修宿命智的一段，巴利作：So evam samahite citte parisuddhe pariyodate anavgane vigatupakkilese mudubhute kammaniye thite  anebjappatte pubbenivasanussatibanaya cittam abhininnameti. (M I 278,6-8)


� T01, no. 1, p. 85, c2-6. 其中描述第四禪身心狀態的一段，巴利作：So imameva kayam parisuddhena cetasa pariyodatena pharitva nisinno hoti nassa kibci sabbavato kayassa parisuddhena cetasa pariyodatena apphutam hoti. Seyyathapi, bhikkhave, puriso odatena vatthena sasisam parupetva nisinno assa, nassa kibci sabbavato kayassa odatena vatthena apphutam assa. (M I 277,33-278,1)


� T01, no. 26, p. 431, b6-10. 「賢者！(1)以戒淨故，得心淨；(2)以心淨故，得見淨；(3)以見淨故，得疑蓋淨；(4)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5)以道非道知見淨故，得道跡知見淨。(6)以道跡知見淨故，得道跡斷智淨；(7)以道跡斷智淨故，世尊施設無餘涅槃。」


� R. M. L. Gethin, The Buddhist Path to Awakening – A Study of the Bodhi-Pakkhiya Dhamma, E. J. Brill 1992, p.170.


� T02, no. 99, p. 192, a14-23. 巴利相當經為S 46:53。


� M III 85,16-18.


� A III 25,20-22.


� A III 279.





PAGE  
16

